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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宝玉听王夫人唤他，忙至前边来，原来是王夫人要带他拜甄夫人去。

宝玉自是欢喜，忙去换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里。见其家中形景，自与荣宁

不甚差别，或有一二稍盛者。细问，果有一宝玉。甄夫人留席，竟日方回，

宝玉方信。因晚间回家来，王夫人又吩咐预备上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戏，请

过甄夫人母女。后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辞，回任去了，无话。 

  这日宝玉因见湘云渐愈，然后去看黛玉。正值黛玉才歇午觉，宝玉不敢

惊动，因紫鹃正在回廊上手里做针黹，便来问他：“昨日夜里咳嗽可好

了？”紫鹃道： “好些了。”宝玉笑道：“阿弥陀佛！宁可好了罢。”紫鹃

笑道：“你也念起佛来，真是新闻！”宝玉笑道：“所谓‘病笃乱投医’

了。”一面说，一面见他穿着弹墨绫薄棉袄，外面只穿着青缎夹背心，宝玉

便伸手向他身上摸了一摸，说：“穿这样单薄，还在风口里坐着，看天风

馋，时气又不好，你再病了，越发难了。”紫鹃便说道：“从此咱们只可说

话，别动手动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紧的那起混帐行

子们背地里说你，你总不留心，还只管和小时一般行为，如何使得。姑娘常

常吩咐我们，不叫和你说笑。你近来瞧他远着你还恐远不及呢。”说著便起

身，携了针线进别房去了。 

  宝玉见了这般景况，心中忽浇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瞅著竹子，发了一回

呆。因祝妈正来挖笋修竿，便怔怔的走出来，一时魂魄失守，心无所知，随

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直呆了五六顿饭工夫，千思万想，

总不知如何是可。偶值雪雁从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参来，从此经过，忽扭项看

见桃花树下石上一人手托著腮颊出神，不是别人，却是宝玉。【庚辰双行夹

批：画出宝玉来，却又不画阿颦，何等笔力！便不从鹃写，却写一雁，更



奇。是仍归写鹃。】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个人在这里作什么？春天

凡有残疾的人都犯病，敢是他犯了呆病了？”【庚辰双行夹批：写娇憨女儿

之心何等新巧。】一边想，一边便走过来蹲下笑道： “你在这里作什么

呢？”宝玉忽见了雪雁，便说道：“你又作什么来找我？你难道不是女儿？

他既防嫌，不许你们理我，你又来寻我，倘被人看见，岂不又生口舌？你快

家去罢了。”雪雁听了，只当是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只得回至房中。 

  黛玉未醒，将人参交与紫鹃。紫鹃因问他：“太太做什么呢？”雪雁

道：“也歇中觉，所以等了这半日。姐姐你听笑话儿：我因等太太的工夫，

和玉钏儿姐姐坐在下房里说话儿，谁知赵姨奶奶招手儿叫我。我只当有什么

话说，原来他和太太告了假，出去给他兄弟伴宿坐夜，明儿送殡去，跟他的

小丫头子小吉祥儿没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缎子袄儿。我想他们一般也有两件

子的，往脏地方儿去恐怕弄脏了，自己的舍不得穿，故此借别人的。借我的

弄脏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些什么好处到咱们跟前，所以我说

了：‘我的衣裳簪环都是姑娘叫紫鹃姐姐收著呢。如今先得去告诉他，还得

回姑娘呢。姑娘身上又病著，更费了大事，误了你老出门，不如再转借

罢。’”紫鹃笑道：“你这个小东西倒也巧。你不借给他，你往我和姑娘身

上推，叫人怨不着你。他这会子就下去了，还是等明日一早才去？”雪雁

道： “这会子就去的，只怕此时已去了。”紫鹃点点头。雪雁道：“姑娘还

没醒呢，是谁给了宝玉气受，坐在那里哭呢。”紫鹃听了，忙问在那里。雪

雁道：“在沁芳亭后头桃花底下呢。” 

  紫鹃听说，忙放下针线，又嘱咐雪雁好生听叫：“若问我，答应我就

来。”说著，便出了潇湘馆，一径来寻宝玉，走至宝玉跟前，含笑说道：

“我不过说了那两句话，为的是大家好，你就赌气跑了这风地里来哭，作出

病来唬我。”宝玉忙笑道：“谁赌气了！我因为听你说的有理，我想你们既

这样说，自然别人也是这样说，将来渐渐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着自己伤



心。”紫鹃也便挨他坐着。宝玉笑道：“方才对面说话你尚走开，这会子如

何又来挨我坐着？”紫鹃道：“你都忘了？几日前你们姊妹两个正说话，赵

姨娘一头走了进来，──我才听见他不在家，所以我来问你。正是前日你和他

才说了一句‘燕窝’就歇住了，总没提起，我正想着问你。”宝玉道：“也

没什么要紧。不过我想着宝姐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窝，又不可间断，若只管

和他要，也太托实。虽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经在老太太跟前略露了个风声，

只怕老太太和凤姐姐说了。我告诉他的，竟没告诉完了他。如今我听见一日

给你们一两燕窝，这也就完了。”紫鹃道：“原来是你说了，这又多谢你费

心。我们正疑惑，老太太怎么忽然想起来叫人每一日送一两燕窝来呢？这就

是了。”宝玉笑道：“这要天天吃惯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鹃道：

“在这里吃惯了，明年家去，那里有这闲钱吃这个。”宝玉听了，吃了一

惊，忙问：“谁？往那个家去？”【庚辰双行夹批：这句不成话，细读细嚼

方有无限神情滋味。】紫鹃道：“你妹妹回苏州家去。”宝玉笑道：【庚辰双

行夹批：“笑”字奇甚。】“你又说白话。苏州虽是原籍，因没了姑父姑

母，无人照看，才就了来的。明年回去找谁？可见是扯谎。”紫鹃冷笑道：

“你太看小了人。你们贾家独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别人只得一父一

母，房族中真个再无人了不成？我们姑娘来时，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虽

有叔伯，不如亲父母，故此接来住几年。大了该出阁时，自然要送还林家

的。终不成林家的女儿在你贾家一世不成？林家虽贫到没饭吃，也是世代书

宦人家，断不肯将他家的人丢在亲戚家，落人的耻笑。所以早则明年春天，

迟则秋天。这里纵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来接的。前日夜里姑娘和我说了，

叫我告诉你：将从前小时顽的东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点出来还他。他

也将你送他的打叠了在那里呢。”宝玉听了，便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

般。紫鹃看他怎样回答，只不作声。忽见晴雯找来说：“老太太叫你呢，谁

知道在这里。”紫鹃笑道：“他这里问姑娘的病症。我告诉了他半日，他只



不信。你倒拉他去罢。”说著，自己便走回房去了。 

  晴雯见他呆呆的，一头热汗，满脸紫胀，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红院

中。袭人见了这般，慌起来，只说时气所感，热汗被风扑了。无奈宝玉发热

事犹小可，更觉两个眼珠儿直直的起来，口角边津液流出，皆不知觉。给他

个枕头，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便坐着；倒了茶来，他便吃茶。众人见他

这般，一时忙起来，又不敢造次去回贾母，先便差人出去请李嬷嬷。 

  一时李嬷嬷来了，看了半日，问他几句话也无回答，用手向他脉门摸了

摸，嘴唇人中上边着力掐了两下，掐的指印如许来深，竟也不觉疼。李嬷嬷

只说了一声 “可了不得了”，“呀”的一声便搂着放声大哭起来。急的袭人

忙拉他说：“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不怕？且告诉我们去回老太太、太太去。

你老人家怎么先哭起来？”李嬷嬷捶床倒枕说：“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

一世心了！”袭人等 他年老多知，所以请他来看，如今见他这般一说，都信

以为实，也都哭起来。 

  晴雯便告诉袭人，方才如此这般。袭人听了，便忙到潇湘馆来，见紫鹃

正伏侍黛玉吃药，也顾不得什么，便走上来问紫鹃道：“你才和我们宝玉说

了些什么？你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说著，便坐在椅上。

黛玉忽见袭人满面急怒，又有泪痕，举止大变，便不免也慌了，忙问怎么

了。袭人定了一回，哭道： “不知紫鹃姑奶奶说了些什么话，那个呆子眼也

直了，手脚也冷了，话也不说了，李妈妈掐著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个了！

【庚辰双行夹批：奇极之语。从急怒娇憨口中描出不成话之话来，方是千古

奇文。五字是一口气来的。】连李妈妈都说不中用了，那里放声大哭。只怕

这会子都死了！”黛玉一听此言，李妈妈乃是经过的老妪，说不中用了，可

知必不中用。哇的一声，将腹中之药一概呛出，抖肠搜肺，炽胃扇肝的痛声

大嗽了几阵，一时面红发乱，目肿筋浮，喘的抬不起头来。紫鹃忙上来捶

背，黛玉伏枕喘息半晌，推紫鹃道：“你不用捶，你竟拿绳子来勒死我是正



经！”紫鹃哭道：“我并没说什么，不过是说了几句顽话，他就认真了。”

袭人道： “你还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顽话认了真。”黛玉道：“你说了什

么话，趁早儿去解说，他只怕就醒过来了。”紫鹃听说，忙下了床，同袭人

到了怡红院。 

  谁知贾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里了。贾母一见了紫鹃，眼内出火，骂道：

“你这小蹄子，和他说了什么？”紫鹃忙道：“并没说什么，不过说几句顽

话。”谁知宝玉见了紫鹃，方“嗳呀”了一声，哭出来了。众人一见，方都

放下心来。贾母便拉住紫鹃，只当他得罪了宝玉，所以拉紫鹃命他打。谁知

宝玉一把拉住紫鹃，死也不放，说：“要去连我也带了去。”众人不解，细

问起来，方知紫鹃说“要回苏州去”一句顽话引出来的。贾母流泪道：“我

当有什么要紧大事，原来是这句顽话。” 又向紫鹃道：“你这孩子素日最是

个伶俐聪敏的，你又知道他有个呆根子，平白的哄他作什么？”薛姨妈劝

道：“宝玉本来心实，可巧林姑娘又是从小儿来的，他姊妹两个一处长了这

么大，比别的姊妹更不同。这会子热剌剌的说一个去，别说他是个实心的傻

孩子，便是冷心肠的大人也要伤心。这并不是什么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

管万安，吃一两剂药就好了。” 

  正说著，人回林之孝家的单大良家的都来瞧哥儿来了。贾母道：“难为

他们想着，叫他们来瞧瞧。”宝玉听了一个“林”字，便满床闹起来说：

“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们来了，快打出去罢！”贾母听了，也忙说：

“打出去罢。”又忙安慰说：“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绝了，没人

来接他的，你只放心罢。”宝玉哭道：“凭他是谁，除了林妹妹，都不许姓

林的！”贾母道：“没姓林的来，凡姓林的我都打走了。”一面吩咐众人：

“以后别叫林之孝家的进园来，你们也别说 ‘林’字。好孩子们，你们听我

这句话罢！”众人忙答应，又不敢笑。一时宝玉又一眼看见了十锦格子上陈

设的一只金西洋自行船，便指著乱叫说：“那不是接他们来的船来了，湾在



那里呢。”贾母忙命拿下来。袭人忙拿下来，宝玉伸手要，袭人递过，宝玉

便掖在被中，笑道：“可去不成了！”一面说，一面死拉着紫鹃不放。 

  一时人回大夫来了，贾母忙命快进来。王夫人、薛姨妈、宝钗等暂避里

间，贾母便端坐在宝玉身旁。王太医进来见许多的人，忙上去请了贾母的

安，拿了宝玉的手诊了一回。那紫鹃少不得低了头。王大夫也不解何意，起

身说道：“世兄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别。有气血亏柔，

饮食不能熔化痰迷者；有怒恼中痰裹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

症，系急痛所致，不过一时壅蔽，较诸痰迷似轻。”贾母道：“你只说怕不

怕，谁同你背医书呢。”王太医忙躬身笑说：“不妨，不妨。”贾母道：

“果真不妨？”王太医道：“实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贾母道：“既如

此，请到外面坐，开药方。若吃好了，我另外预备好谢礼，叫他亲自捧来送

去磕头；若耽误了，打发人去拆了太医院大堂。”王太医只躬身笑说：“不

敢，不敢。”他原听了说“另具上等谢礼命宝玉去磕头”，故满口说 “不

敢”，竟未听见贾母后来说拆太医院之戏语，犹说“不敢”，贾母与众人反

倒笑了。一时，按方煎了药来服下，果觉比先安静。无奈宝玉只不肯放紫

鹃，只说他去了便是要回苏州去了。贾母王夫人无法，只得命紫鹃守着他，

另将琥珀去伏侍黛玉。 

  黛玉不时遣雪雁来探消息，这边事务尽知，自己心中暗叹。幸喜众人都

知宝玉原有些呆气，自幼是他二人亲密。如今紫鹃之戏语亦是常情，宝玉之

病亦非罕事，因不疑到别事去。 

  晚间宝玉稍安，贾母王夫人等方回房去。一夜还遣人来问讯几次。李奶

母带领宋嬷嬷等几个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鹃、袭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时

宝玉睡去，必从梦中惊醒，不是哭了说黛玉已去，便是有人来接。每一惊

时，必得紫鹃安慰一番方罢。彼时贾母又命将祛邪守灵丹及开窍通神散各样

上方秘制诸药，按方饮服。次日又服了王太医药，渐次好起来。宝玉心下明



白，因恐紫鹃回去，故有时或作佯狂之态。紫鹃自那日也着实后悔，如今日

夜辛苦，并没有怨意。袭人等皆心安神定，因向紫鹃笑道：“都是你闹的，

还得你来治。也没见我们这呆子听了风就是雨，往后怎么好。”暂且按下。 

  因此时湘云之症已愈，天天过来瞧看，见宝玉明白了，便将他病中狂态

形容了与他瞧，引的宝玉自己伏枕而笑。原来他起先那样竟是不知的，如今

听人说还不信。无人时紫鹃在侧，宝玉又拉他的手问道：“你为什么唬

我？”紫鹃道：“不过是哄你顽的，你就认真了。”宝玉道：“你说的那样

有情有理，如何是顽话。”紫鹃笑道：“那些顽话都是我编的。林家实没了

人口，纵有也是极远的。族中也都不在苏州住，各省流寓不定。纵有人来

接，老太太必不放去的。”宝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紫鹃笑

道：“果真的你不依？只怕是口里的话。你如今也大了，连亲也定下了，过

二三年再娶了亲，你眼里还有谁了？”宝玉听了，又惊问： “谁定了亲？定

了谁？”紫鹃笑道：“年里我听见老太太说，要定下琴姑娘呢。不然那么疼

他？”宝玉笑道：“人人只说我傻，你比我更傻。不过是句顽话，他已经许

给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还是这个形景了？先是我发誓赌咒砸这劳

什子，你都没劝过，说我疯的？刚刚的这几日才好了，你又来怄我。”一面

说，一面咬牙切齿的，又说道：“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来你

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

烟，──烟还可凝聚，人还看见，须得一阵大乱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

这才好！”一面说，一面又滚下泪来。紫鹃忙上来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泪，

又忙笑解说道：“你不用着急。这原是我心里着急，故来试你。”宝玉听

了，更又诧异，问道：“你又著什么急？”紫鹃笑道：“你知道，我并不是

林家的人，我也和袭人鸳鸯是一伙的，偏把我给了林姑娘使。偏生他又和我

极好，比他苏州带来的还好十倍，一时一刻我们两个离不开。我如今心里却

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这里，我若不去，辜负



了我们素日的情常；若去，又弃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设出这谎话来问

你，谁知你就傻闹起来。”宝玉笑道：“原来是你愁这个，所以你是傻子。

从此后再别愁了。我只告诉你一句趸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

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紫鹃听了，心下暗暗筹画。忽有人回：“环爷兰

哥儿问候。”宝玉道：“就说难为他们，我才睡了，不必进来。” 婆子答应

去了。紫鹃笑道：“你也好了，该放我回去瞧瞧我们那一个去了。”宝玉

道：“正是这话。我昨日就要叫你去的，偏又忘了。我已经大好了，你就去

罢。” 紫鹃听说，方打叠铺盖妆奁之类。宝玉笑道：“我看见你文具里头有

三两面镜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给我留下罢。我搁在枕头旁边，睡着好照，

明儿出门带着也轻巧。”紫鹃听说，只得与他留下。先命人将东西送过去，

然后别了众人，自回潇湘馆来。 

  林黛玉近日闻得宝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病症，多哭几场。今见紫鹃

来了，问其原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伏侍贾母。夜间人定后，紫鹃已宽

衣卧下之时，悄向黛玉笑道：“宝玉的心倒实，听见咱们去就那样起来。”

黛玉不答。紫鹃停了半晌，自言自语的说道：“一动不如一静。我们这里就

算好人家，别的都容易，最难得的是从小儿一处长大，脾气情性都彼此知道

的了。”黛玉啐道：“你这几天还不乏，趁这会子不歇一歇，还嚼什么

蛆。”紫鹃笑道：“倒不是白嚼蛆，我倒是一片真心为姑娘。替你愁了这几

年了，无父母无兄弟，谁是知疼著热的人？趁早儿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时

节，作定了大事要紧。俗语说‘老健春寒秋后热’，倘或老太太一时有个好

歹，那时虽也完事，只怕耽误了时光，还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孙虽多，

那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儿朝东，明儿朝西？要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夜五

夕，也丢在脖子后头了，甚至于为妾为丫头反目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势的

还好些，若是姑娘这样的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没了老太太，也只

是凭人去欺负了。所以说，拿主意要紧。姑娘是个明白人，岂不闻俗语说：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黛玉听了，便说道：“这丫头今

儿不疯了？怎么去了几日，忽然变了一个人。我明儿必回老太太退回去，我

不敢要你了。”紫鹃笑道：“我说的是好话，不过叫你心里留神，并没叫你

去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了亏，又有何好处？”说著，竟自睡

了。黛玉听了这话，口内虽如此说，心内未尝不伤感，待他睡了，便直泣了

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个盹儿。次日勉强盥漱了，吃了些燕窝粥，便有贾母

等亲来看视了，又嘱咐了许多话。 

  目今是薛姨妈的生日，自贾母起，诸人皆有祝贺之礼。黛玉亦早备了两

色针线送去。是日也定了一本小戏请贾母王夫人等，独有宝玉与黛玉二人不

曾去得。至散时，贾母等顺路又瞧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次日，薛姨妈家

又命薛蝌陪诸伙计吃了一天酒，连忙了三四天方完备。 

  因薛姨妈看见邢岫烟生得端雅稳重，且家道贫寒，是个钗荆裙布的女

儿，便欲说与薛蟠为妻。因薛蟠素习行止浮奢，又恐糟塌人家的女儿。正在

踌躇之际，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对天生地设的夫妻，因谋之于

凤姐儿。凤姐儿叹道：“姑妈素知我们太太有些左性的，这事等我慢谋。”

因贾母去瞧凤姐儿时，凤姐儿便和贾母说：“薛姑妈有件事求老祖宗，只是

不好启齿的。”贾母忙问何事，凤姐便将求亲一事说了。贾母笑道：“这有

什么不好启齿？这是极好的事。等我和你婆婆说了，怕他不依？”因回房

来，即刻就命人来请邢夫人过来，硬作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

错，且现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贾母硬作保山，将计就计便应了。贾母

十分喜欢，忙命人请了薛姨妈来。二人见了，自然有许多谦辞。邢夫人即刻

命人去告诉邢忠夫妇。他夫妇原是此来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极口的

说妙极。贾母笑道：“我爱管个闲事，今儿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少谢

媒钱？”薛姨妈笑道：“这是自然的。纵抬了十万银子来，只怕不希罕。但

只一件，老太太既是主亲，还得一位才好。”贾母笑道：“别的没有，我们



家折腿烂手的人还有两个。”说著，便命人去叫过尤氏婆媳二人来。贾母告

诉他原故，彼此忙都道喜。贾母吩咐道：“咱们家的规矩你是尽知的，从没

有两亲家争礼争面的。如今你算替我在当中料理，也不可太啬，也不可太

费，把他两家的事周全了回我。”尤氏忙答应了。薛姨妈喜之不尽，回家来

忙命写了请帖补送过宁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情性，本不欲管，无奈贾母亲自

嘱咐，只得应了。惟有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妈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人，

倒还易说。这且不在话下。 

  如今薛姨妈既定了邢岫烟为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

贾母因说：“这又何妨，两个孩子又不能见面，就是姨太太和他一个大姑，

一个小姑，又何妨？况且都是女儿，正好亲香呢。”邢夫人方罢。 

  蝌岫二人前次途中皆曾有一面之遇，大约二人心中也皆如意。只是邢岫

烟未免比先时拘泥了些，不好与宝钗姊妹共处闲语；又兼湘云是个爱取戏

的，更觉不好意思。幸他是个知书达礼的，虽有女儿身分，还不是那种佯羞

诈愧一味轻薄造作之辈。宝钗自见他时，见他家业贫寒，二则别人之父母皆

年高有德之人，独他父母偏是酒糟透之人，于女儿分中平常；邢夫人也不过

是脸面之情，亦非真心疼爱；且岫烟为人雅重，迎春是个有气的死人，连他

自己尚未照管齐全，如何能照管到他身上，凡闺阁中家常一应需用之物，或

有亏乏，无人照管，他又不与人张口，宝钗倒暗中每相体贴接济，也不敢与

邢夫人知道，亦恐多心闲话之故耳。如今却出人意料之外奇缘作成这门亲

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宝钗，然后方取薛蝌。有时岫烟仍与宝钗闲话，宝钗仍

以姊妹相呼。 

  这日宝钗因来瞧黛玉，恰值岫烟也来瞧黛玉，二人在半路相遇。宝钗含

笑唤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块石壁后，宝钗笑问他：“这天还冷的很，你

怎么倒全换了夹的？”岫烟见问，低头不答。宝钗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

笑问道：“必定是这个月的月钱又没得。凤丫头如今也这样没心没计了。”



岫烟道：“他倒想着不错日子给，因姑妈打发人和我说，一个月用不了二两

银子，叫我省一两给爹妈送出去，要使什么，横竖有二姐姐的东西，能著些

儿搭著就使了。姐姐想，二姐姐也是个老实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东

西，他虽不说什么，他那些妈妈丫头，那一个是省事的，那一个是嘴里不尖

的？我虽在那屋里，却不敢很使他们，过三天五天，我倒得拿出钱来给他们

打酒买点心吃才好。因一月二两银子还不够使，如今又去了一两。前儿我悄

悄的把绵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盘缠。”宝钗听了，愁眉叹道：“偏梅家又合

家在任上，后年才进来。若是在这里，琴儿过去了，好再商议你这事。离了

这里就完了。如今不先定了他妹妹的事，也断不敢先娶亲的。如今倒是一件

难事。再迟两年，又怕你熬煎出病来。等我和妈再商议，有人欺负你，你只

管耐些烦儿，千万别自己熬煎出病来。不如把那一两银子明儿也越性给了他

们，倒都歇心。你以后也不用白给那些人东西吃，他尖刺让他们去尖刺，很

听不过了，各人走开。倘或短了什么，你别存那小家儿女气，只管找我去。

并不是作亲后方如此，你一来时咱们就好的。便怕人闲话，你打发小丫头悄

悄的和我说去说是了。”岫烟低头答应了。宝钗又指他裙上一个碧玉佩问

道：“这是谁给你的？”岫烟道：“这是三姐姐给的。”宝钗点头笑道：

“他见人人皆有，独你一个没有，怕人笑话，故此送你一个。这是他聪明细

致之处。但还有一句话你也要知道，这些妆饰原出于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

你看我从头至脚可有这些富丽闲妆？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这样来的，如今

一时比不得一时了，所以我都自己该省的就省了。将来你这一到了我们家，

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只怕还有一箱子。咱们如今比不得他们了，总要一色从

实守分为主，不比他们才是。”岫烟笑道：“姐姐既这样说，我回去摘了就

是了。”宝钗忙笑道：“你也太听说了。这是他好意送你，你不佩著，他岂

不疑心。我不过是偶然提到这里，以后知道就是了。”岫烟忙又答应，又

问：“姐姐此时那里去？”宝钗道：“我到潇湘馆去。你且回去把那当票叫



丫头送来，我那里悄悄的取出来，晚上再悄悄的送给你去，早晚好穿，不然

风扇了事大。但不知当在那里了？”岫烟道： “叫作‘恒舒典’，是鼓楼西

大街的。”宝钗笑道：“这闹在一家去了。伙计们倘或知道了，好说‘人没

过来，衣裳先过来’了。”岫烟听说，便知是他家的本钱，也不觉红了脸一

笑，二人走开。 

  宝钗就往潇湘馆来。正值他母亲也来瞧黛玉，正说闲话呢。宝钗笑道：

“妈多早晚来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妈道：“我这几天连日忙，总没来瞧

瞧宝玉和他。所以今儿瞧他二个，都也好了。”黛玉忙让宝钗坐了，因向宝

钗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怎么想的到姨妈和大舅母又作一门亲

家。”薛姨妈道：“我的儿，你们女孩家那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缘一

线牵’。管姻缘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预先注定，暗里只用一根红丝把这两个

人的脚绊住，凭你两家隔着海，隔着国，有世仇的，也终久有机会作了夫

妇。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凭父母本人都愿意了，或是年年在一处

的，以为是定了的亲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红线拴的，再不能到一处。比如你

姐妹两个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宝钗道：

“惟有妈，说动话就拉上我们。”一面说，一面伏在他母亲怀里笑说：“咱

们走罢。”黛玉笑道：“你瞧，这么大了，离了姨妈他就是个最老道的，见

了姨妈他就撒娇儿。”薛姨妈用手摩弄著宝钗，叹向黛玉道：“你这姐姐就

和凤哥儿在老太太跟前一样，有了正经事就和他商量，没了事幸亏他开开我

的心。我见了他这样，有多少愁不散的。”黛玉听说，流泪叹道：“他偏在

这里这样，分明是气我没娘的人，故意来刺我的眼。”宝钗笑道：“妈瞧他

轻狂，倒说我撒娇儿。”薛姨妈道：“也怨不得他伤心，可怜没父母，到底

没个亲人。”又摩娑黛玉笑道：“好孩子别哭。你见我疼你姐姐你伤心了，

你不知我心里更疼你呢。你姐姐虽没了父亲，到底有我，有亲哥哥，这就比

你强了。我每每和你姐姐说，心里很疼你，只是外头不好带出来的。你这里



人多口杂，说好话的人少，说歹话的人多，不说你无依无靠，为人作人配人

疼，只说我们看老太太疼你了，我们也洑上水去了。”黛玉笑道：“姨妈既

这么说，我明日就认姨妈做娘，姨妈若是弃嫌不认，便是假意疼我了。”薛

姨妈道：“你不厌我，就认了才好。”宝钗忙道：“认不得的。”黛玉道： 

“怎么认不得？”宝钗笑问道：“我且问你，我哥哥还没定亲事，为什么反

将邢妹妹先说与我兄弟了，是什么道理？”黛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属相

生日不对，所以先说与兄弟了。”宝钗笑道：“非也。我哥哥已经相准了，

只等来家就下定了，也不必提出人来，我方才说你认不得娘，你细想去。”

说著，便和他母亲挤眼儿发笑。黛玉听了，便也一头伏在薛姨妈身上，说

道：“姨妈不打他我不依。”薛姨妈忙也搂他笑道：“你别信你姐姐的话，

他是顽你呢。”宝钗笑道：“真个的，妈明儿和老太太求了他作媳妇，岂不

比外头寻的好？”黛玉便够上来要抓他，口内笑说：“你越发疯了。”薛姨

妈忙也笑劝，用手分开方罢。又向宝钗道：“连邢女儿我还怕你哥哥糟踏了

他，所以给你兄弟说了。别说这孩子，我也断不肯给他。前儿老太太因要把

你妹妹说给宝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倒是一门好亲。前儿我说定了邢女

儿，老太太还取笑说：‘我原要说他的人，谁知他的人没到手，倒被他说了

我们的一个去了。’虽是顽话，细想来倒有些意思。我想宝琴虽有了人家，

我虽没人可给，难道一句话也不说。我想着，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他

又生的那样，若要外头说去，断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与他，岂不四

角俱全？”林黛玉先还怔怔的，听后来见说到自己身上，便啐了宝钗一口，

红了脸，拉着宝钗笑道：“我只打你！你为什么招出姨妈这些老没正经的话

来？”宝钗笑道：“这可奇了！妈说你，为什么打我？”紫鹃忙也跑来笑

道：“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薛姨妈哈哈笑道：“你

这孩子，急什么，想必催着你姑娘出了阁，你也要早些寻一个小女婿去

了。”紫鹃听了，也红了脸，笑道：“姨太太真个倚老卖老的起来。”说



著，便转身去了。黛玉先骂：“又与你这蹄子什么相干？”后来见了这样，

也笑起来说：“阿弥陀佛！该，该，该！也臊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妈母

女及屋内婆子丫鬟都笑起来。婆子们因也笑道：“姨太太虽是顽话，却倒也

不差呢。到闲了时和老太太一商议，姨太太竟做媒保成这门亲事是千妥万妥

的。”薛姨妈道：“我一出这主意，老太太必喜欢的。” 

  一语未了，忽见湘云走来，手里拿着一张当票，口内笑道：“这是个帐

篇子？”黛玉瞧了，也不认得。地下婆子们都笑道：“这可是一件奇货，这

个乖可不是白教人的。”宝钗忙一把接了，看时，就是岫烟才说的当票，忙

折了起来。薛姨妈忙说：“那必定是那个妈妈的当票子失落了，回来急的他

们找。那里得的？”湘云道：“什么是当票子？”众人都笑道：“真真是个

呆子，连个当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妈叹道：“怨不得他，真真是侯门千

金，而且又小，那里知道这个？那里去有这个？便是家下人有这个，他如何

得见？别笑他呆子，若给你们家的小姐们看了，也都成了呆子。”众婆子笑

道：“林姑娘方才也不认得，别说姑娘们。此刻宝玉他倒是外头常走出去

的，只怕也还没见过呢。” 薛姨妈忙将原故讲明。湘云黛玉二人听了方笑

道：“原来为此。人也太会想钱了，姨妈家的当铺也有这个不成？”众人笑

道：“这又呆了。‘天下老鸹一般黑’，岂有两样的？”薛姨妈因又问是那

里拾的？湘云方欲说时，宝钗忙说：“是一张死了没用的，不知那年勾了帐

的，香菱拿着哄他们顽的。”薛姨妈听了此话是真，也就不问了。一时人来

回：“那府里大奶奶过来请姨太太说话呢。”薛姨妈起身去了。 

  这里屋内无人时，宝钗方问湘云何处拾的。湘云笑道：“我见你令弟媳

的丫头篆儿悄悄的递与莺儿。莺儿便随手夹在书里，只当我没看见。我等他

们出去了，我偷着看，竟不认得。知道你们都在这里，所以拿来大家认

认。”黛玉忙问：“怎么，他也当衣裳不成？既当了，怎么又给你去？”宝

钗见问，不好隐瞒他两个，遂将方才之事都告诉了他二人。黛玉便说“兔死



狐悲，物伤其类”，不免感叹起来。史湘云便动了气说：“等我问著二姐姐

去！我骂那起老婆子丫头一顿，给你们出气何如？”说著，便要走。宝钗忙

一把拉住，笑道：“你又发疯了，还不给我坐着呢。”黛玉笑道：“你要是

个男人，出去打一个报不平儿。你又充什么荆轲聂政，真真好笑。”湘云

道：“既不叫我问他去，明儿也把他接到咱们苑里一处住去，岂不好？”宝

钗笑道：“明日再商量。”说著，人报：“三姑娘四姑娘来了。”三人听

了，忙掩了口不提此事。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写宝玉黛玉呼吸相关，不在字里行间，全从无字句处，运鬼斧神工之

笔，摄魄追魂，令我哭一回、叹一回，浑身都是呆气。】 

  【写宝钗岫烟相叙一段，真有英雄失路之悲，真有知己相逢之乐。时方

午夜，灯影幢幢，读书至此，掩卷出户，见星月依稀，寒风微起，默立阶除

良久。】 


